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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问路，却发现路上的景致早

已不似从前。

进入六月，有关“钱荒”的周年纪

念开始骚动，不过从目前看来，这次

被推上祭坛的可能不是银行、不是政

府，而是企业。

将企业绑到“周年祭”的架子上，

其所暗含的悲情色彩，一是中小企业

的生存环境仍无明显改观，二是银企

之间一旦有了利益交锋，“垫背”的无

疑还是企业。 就目前的“钱荒”来说，

经过一年的鏖战，钱荒雾霾已从银行

间的货币市场，吹到了企业间的信贷

市场。 从《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黄三

角”地区得到的数据和观察到的实际

情况来看，当前的企业资金链极度脆

弱，中小型民营企业老板“跑路”频频

发生。 尤其在经济上行期，联保互保

对于中小企业固然是一种抱团取暖

的形式， 但只要其中一家资金链断

裂，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引起的

连锁反应往往是，一个企业会影响十

个企业，十个企业就将影响一百个企

业，造成火烧连营、群死群伤的现象，

对此，有观察人士悲观认为：接下来

企业成批破产、 企业家自寻短见，可

能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为什么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

要死就一片， 而同是作为企业的银

行，好歹都是桃花一路笑春风？ 众所

周知， 引发实体经济钱荒的原因，从

学理上说有流动性资产占比的变化，

有影子银行的“断粮”，有信贷资源的

错配等多种原因， 但回到实操层面

上，银行之于民营企业，谁都看得出，

银行的盈利冲动远远超出服务意愿，

这一点，从企业对银行的评价上可见

一斑。

“做企业的人现在最恨的是谁？

是银行！ ”这句话曾经是温州商人的

吐槽，现如今，它已渗透为包括黄三

角在内的、 众多企业家的集体意识，

而这种意识的触点，就是大家都认为

银行偏离了基本的服务功能，更可恶

的是银行为了自身利益，经常置企业

生死于不顾，在联保贷款上、在利益

盘剥上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先说互保联保贷款。 作为一种

金融业务的创新，联保互保一度成为

银行拓展业务的利器，也大受企业的

青睐，但好不过三日，这种昨夜还为

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阿拉丁神灯”，

天亮后变成了让企业后怕的“潘多拉

魔盒”。 联保形成的担保圈，亦由彼此

倚重的互助平台，变成了彼此拖累的

“麻烦俱乐部”。

银行为了将自己手中的余款悉

数的、稳妥的放出去，拉到联保自是

上上策，但有很多企业反映，与自己

捆绑、联保的企业，有些根本就不认

识的， 彼此间没有任何信用基础；有

些涉嫌明显作假，比如企业实际资产

不足一亿，却能贷款一亿。 由于银行

掌握的企业信息与担保企业严重不

对称，一个企业是否愿意为另一个企

业担保， 并不取决于担保企业的意

愿， 多数是经过银行的“撮合”、“动

员”或者是“被迫”的。

放贷前，银行对贷前审查本来就

负有管控义务，但对企业进行信息调

查时，却做了有选择性地失误；放贷

后，一旦出了问题，各大银行则不管

企业死活，竞相采取措施让担保企业

先行偿还。 对许多企业来说，银行暴

风骤雨式的催贷无异于釜底抽薪，失

去造血能力的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被

逼上绝路的企业主，要么“跑路”，要

么赔命。

被企业诟病的银行， 除了引发

担保危机，银行还会通过企业互保操

作，与某些企业勾结，让企业贷出更

多的款项———比如企业只需要 3000

万， 银行却以企业的名义贷出 5000

万， 多出的 2000万再以较高的利息，

放到担保公司或地下钱庄，其回报当

然是惊人的。 这一点，从已发生的事

实中得到证实。

再有一种， 当银行面临盈利压

力时， 就会完全褪尽服务的面纱，直

接参与“炒钱”游戏。 这种游戏就是拿

企业当铁砧子，比如企业向银行贷款

一千万，实际上既不能足额拿到一千

万，也很难拿到现钱，银行甚至只给

一张一千万的商业票据（比如承兑汇

票），这样，贷款也就变成了存款，若

你确实想拿到现金也可以，要么你把

这个票据低价卖出去，要么从银行内

部找关系、搞变通———不过这时的一

千万元贷款很可能就只有 950 万元

了，甚至更少。

企业作为一个发展的经济体，对

资金的渴望几乎没有止境， 但当企业

想借助银行的援手时， 企业就是不知

道真实的情况，大家只能靠猜，有经历

的靠历史经验，有阅历的靠逻辑分析，

既没经历也没阅历的就只能任人摆

布，所谓的联保贷款、所谓的融资理财

等，只要是没变现的利空，就永远是一

把悬在头上的利剑， 在随时坠刀的心

理恐惧中，企业随时被一刀夺命。

江金骐

“私企的房产居然在一家国有企业改制时给拍卖掉

了。 ”近日，浙江丽水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

司）实际控制人高小春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反映称，2000

年 12 月 30 日， 当地法院委托拍卖公司把他位于丽水市紫

金路 469 号的三间六层共计 969.6 平方米的办公楼以 246

万元的价格给拍卖了。 他说，按照现在的市值可达 1500 万

元左右。

而让高小春愤怒的是，由于自己当时身陷囹圄，无法保

护自己的财产， 而现在为追回自己的合法财产抗争也有七

八年了，但至今未有任何结果。 他说，尽管当初处置他资产

的那些人———包括破产清算组以及法院的一些当事人也承

认当时在处理这件事时存在问题。

一次拍卖令民企元气大伤

高小春原为丽水地区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

司）的职工。 1996 年，公司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公司以自主

组合的方式成立了八家分公司， 高小春和几位职工在五公

司，高小春担任经理。

高小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1998 年 6 月 2 日，为

创办国贸公司，他向广东省饶平县粤创商贸公司（以下简称

粤创公司）借款 100 万元用于企业注册。在收到借款后的次

日将该款分别打入国贸公司的名义股东林跃秋、李东、王永

信等三个人的个人账户， 再由他们三人分别打入国贸公司

验资账户进行验资。 1999 年 8 月 9 日他以自有资金将 100

万借款及利息归还了粤创商贸公司的借款。

2000 年 4 月 25 日，浙江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丽水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丽水中院）却以该院在审理进

出口公司破产案件中， 破产清算组发现国贸公司占用进出

口公司 100 万元为由，向国贸公司发出（1999）丽中经破字

第 5 号《通知书》，要求国贸公司向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组

清偿 100 万元及占用费。 由于国贸公司对此并不知情，4 月

28 日，国贸公司向丽水中院作出书面答复，申明国贸公司

没有占用进出口公司资金， 相反进出口公司还欠国贸公司

29.2 万元，并已经作了债权申报。

让高小春疑惑的是， 丽水中院分别于 2000 年 4 月 26

日、10 月 12 日、12 月 18 日作出了 3 份编号同为（1999）丽

中经破字第 5 号的《民事裁定书》，对国贸公司的上述房产

以及银行资金 283046.96 元和公司相关资产、 物品进行了

查封、冻结、扣押，并于 2000 年 12 月 30 日对上述房产进行

了违法拍卖，并以总价 246 万元成交。此举直接导致国贸公

司资产几乎丧失殆尽。

一份情况说明成主要证据

高小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造成这一荒唐结局的

原因主要是丽水中院当初没有去做核实， 仅凭清算组提供

的进出口公司单方面账目资料和丽水云和县伟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伟信公司）总经理陈伟文应清算组的要求出

具的一份《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称因该公司拖欠进出口

公司五公司 100 万元借款， 该公司已经将该借款归还给了

高小春。

陈伟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情况说明》 不是自己

真实意思的表达，而是迫于无奈。他说，当时清算组找到他，

要求归还挂账的 98.32 万元， 考虑到当时高小春被判刑关

进去了，他们之间一时无法结算这笔账，就想先把这边应付

了，等高小春出来之后他们再来具体结算，所以按照清算组

的要求写了这份《情况说明》。他说，他根本没想到清算组会

以这份说明去拍卖国贸公司的资产。

2012 年 7 月 16 日，陈伟文在接受丽水中院的询问时也

明确表示，上述 100 万元借款是高小春向粤创公司借来的，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陈伟文在接受丽水中院询问时否

定了当初《情况说明》的说法，但最终丽水中院却没有采纳

该笔录。 2013 年 4 月 28 日，丽水中院驳回了高小春要求追

回国贸公司房产的诉讼请求。

一个需要继续等待的结果

对于当年作出拍卖国贸公司的决定， 原进出口公司破

产清算组组长、丽水市审计局总工程师刘松文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说，在处理

进出口公司以及进出口公司五分公司的破产时， 因为五分

公司账面上反映出伟信公司挂账 98 万多元，那么加上利息

所以就按照 100 万元来计算， 要求伟信公司归还 100 万元

欠款。 尽管当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高小春注册国贸公司

的 100 万元注册资金是五分公司的， 但是高小春和伟信公

司、 粤创公司以及 100 万元借款过账的公司之间都有业务

来往，另外就是伟信公司陈伟文写的那张《情况说明》，基于

这两点最后作出了拍卖决定。

刘松文告诉记者，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时，考虑到情况

比较复杂， 他们专门聘请了会计事务所对企业进行清算核

查和资产评估，而由于当时改制企业比较多，他们往往身兼

几家企业的改制工作，所以主要以会计事务所的数据为准。

丽水一位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法院一般都按

照清算组的清算结果做出判决，不再进一步做复核调查，这

也是造成进出口公司破产， 结果把高小春的私人企业资产

拍卖掉的很重要原因。

记者就此相关问题拟采访丽水中院， 并按照其要求办

理了相关手续并提交了采访内容， 但该院最后以有记者已

经采访过了不再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绝不会放弃的。 ”高小春对记者表示，他相信法律一定

会给他主持公道的，追回自己的财产的。

（上接第一版）

爆兰雁危机的导火索，正是当地

与其有着联保关系的两家企业———

嘉周化工、博泵科技先后破产。

嘉周化工有限公司隶属于淄博

市大型企业———嘉周集团，以生产邻

苯二甲酸酐、 顺丁烯二酸酐为主，总

资产 34856 万元。 从 2012 年 2 月开

始，嘉周化工资金链断裂。 4月 10日，

债权人齐商银行率先发难，向淄博市

中院提请破产。 根据相关协议，兰雁

为嘉周化工承担 1.4亿元负债。

纺织业本就利润微薄，加之近年

市场萧条 ，1.4 亿元的包袱重压下

来，兰雁集团立刻陷入困境。 与此同

时，嘉周化工问题的发生，严重影响

了兰雁集团在各家银行中的信用，

致使该公司到期贷款还后再贷难度

加大，甚至只还不贷，给企业资金运

转造成前所未有的困难。 事情还在

恶化，半年后，与兰雁同样有联保协

议的山东博泵科技股份公司资金链

断裂，这给摇摇欲坠的“兰雁”致命

一击。 到此，各家银行对兰雁集团完

全失去信心， 兰雁集团成了失去给

养的病虎。

令人不安的是，这时的兰雁集团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与当地的很多

企业， 此前就已经建立起了联保关

系，也就是说，兰雁一旦破产，更大的

多米诺冲击波随之形成。

由于这种“群死群伤”的事例就发

生在自己的身边， 这让博兴县开发区

的上述官员， 对该县开发区近百家上

规模的企业表现出了相当悲观的情

绪，他甚至说出“不久就会看到有人自

杀”之类的极端言辞。 据他介绍，开发

区内的企业， 虽然代表了博兴县的工

业门类，体现了全县的企业实力，但不

容否定的是， 在宏观经济下行的背景

下，银行信贷收缩是不争的事实，区内

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 尤其是中小

型制造业为了寻求活路， 几乎都参加

了各种形式的信贷联保，“这也就意味

着，每个企业都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

时有可能给其他企业致命一击。 ”

企业自保成立信贷联盟

一方面银行银根紧缩，另一方面

企业等米下锅。 失去金融之手，用“苦

不堪言”来形容企业现状毫不为过。

“我每天起来，不是想着怎样组织

生产、怎样拓展市场，而是想着如何还

贷、借贷。 ”山东宏升科技公司负责人

王跃福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坦言，与

身边的企业家朋友相比， 自己总共约

1000 万元的联保信贷额似乎还算不

得“困难户”，在日照，一家和自己规模

相当的同类企业，深受联保之害，如果

再无银行援手，破产几成定局。

“看着大大小小的企业老板融不

到钱， 挣扎在生死线上， 日子真难

熬。 ”王跃福说，关键是整个企业形势

往下行， 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当地企业融

资成本上升明显，即便是几家知名企

业。 比如，邻县邹平的魏桥创业集团，

作为资本市场上的老牌企业，它的发

债成本就比往年上升了 1.5 个百分

点。 即便如此，能获得融资的企业也

并不多，尤其是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

机构资金很大部分也来自银行，如今

大多也“无米下锅”。

来自邹平的坏消息不止是魏桥

集团。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去年还被

列为“山东富豪榜”第二位的朱玉国，

他所领导下的长星集团不久前传出

60多亿贷款无法还息付本的消息，贷

款涉及十几家银行。 这一消息现在得

到完全证实，山东邹平县政府为此成

立了“邹平县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处置

小组”，现在，滨州市政府、山东金融

办都介入此事。

面积只有 1200 多平方公里的邹

平县，现已发展成为山东省数一数二

的工业强县， 该县容纳了 5000 多家

企业，坐落在邹平县的上市公司就有

9 家，知名企业包括魏桥创业集团、西

王集团、范公酒厂等。

长星集团发生债务危机后，不少

人都担心，同样的场景会发生在更多

企业身上。 比如该县的豪盛集团，是

中国最大的竹纤维家纺生产基地，产

能及销量占据全国竹纺市场百分之

九十以上，就这样的一家很有实力的

企业，近来有关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消

息越传越多，严重的说法是，豪盛集

团目前主要靠担保企业帮忙偿还贷

款和利息。

另外一家坐落在邹平的钢铁企

业，在 2000 万到期贷款中，因其中的

100万无法按期偿还而遭到银行冻结

账户和资产，已经无法继续经营。

类似的传闻还涉及当地多家较

大企业，虽无法一一证实，但可以肯

定的是，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正在悄

悄地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银行开始压

贷、抽贷、惜贷，邹平的很多企业出现

资金紧张和经营困难。 为此，邹平县

部分企业家开始行动起来。 据记者了

解， 近期在邹平至少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部分企业家联合倡议，成立一个

共同维护区域正常信贷秩序的联盟；

二是几十个企业家联名给上级政府

写信，希望与银行平等对话，确保急

需贷款按时发放。

企业大意困于联保阴谋

因为联保，所以联动，一旦互保

或联保的其中一家企业出问题倒下，

其他企业同时受到影响，轻则经济受

损，重则企业倒闭，这就是多米诺骨

牌效应。

“联保的起因是银行授信的要

求，银行为了减少自身风险，要求企

业互保，多方的互保产生联保。 因此，

产生互保联保的责任在于银行。 ”福

斯特公司总经理张海明说， 现在，有

些企业出问题了，银行只会依法维护

权益， 而不管企业或互保企业死活，

在银行的紧逼下，不少相关企业全因

此倒下，因此，危机根源在于银行。

在采访中，不少企业的老板告诉

记者， 不少银行又为了降低自身风

险，总是过分依赖担保，有意无意地

忽略贷前审查，有很多参与联保的企

业，起先彼此根本就不认识，有些企

业实际资产不足一亿， 却能贷款一

亿。 银行为了尽快将手中的余额放出

去，没有人在乎求贷企业的现金流分

析，事实上一个企业的现金流才是企

业还款能力的浮标。

由于银行掌握的企业信息与担

保企业严重不对称，一个企业是否愿

意为另一个企业担保，并不取决于担

保企业的意愿，多数是经过银行“动

员”或者是“被迫”。

已从联保信贷梦魇中走出来的山

东纳利达彩钢公司，现在是博兴县兴福

工业园的知名企业，也是博兴钢铁行业

商会的副会长单位，但对几年前的那场

信贷联保，在老板李宝勇看来整个经过

像是一场阴谋。 当时，纳利达等 3个公

司在银行的“善意”撮合下，为某公司提

供担保，自己担保金额高达 1500万元，

当一切工作完成后，被担保公司的老板

刘某，突然在某一天“失踪”了，虽然李

宝勇等人当时就报案了，但这并不能冲

减自己替人还债的义务， 从那以后，李

宝勇用了将近 4年的时间，将纳利达艰

难地“拯救”出来。

李宝勇的遭遇，其实就是江浙一

带常被人戏谑为“路跑跑”现象在博

兴的上演。

“通过联保措施， 银行的风险是

化解了，而提供担保的企业债务一夜

之间增加了不少，极易导致中小实业

型企业的倒闭，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

应。 ”前文提及的政府官员说，肇始于

浙江温州等发达地区的联保信贷，现

在“黄三角”的民营企业群体中、在各

类开发区企业中大量存在。

丽水国企改制案中案：

民企房产被拍损失超千万

本报记者 钟文

观察

企业若死于钱荒银行则是幕后推手

中小企业“群死群伤”：

联保贷款制度殃及黄三角


